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闽东方言北片区语音研究回顾与前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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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闽东方言北片区的四种历史方言文献,记录了自18世纪中叶以来福安话的语音状况,
半元音声母的产生、辅音韵尾的混并、撮口呼的存在以及变韵等现象,都能从中寻找到线索。方言

调查与研究的深入,使闽东方言北片区的声母类化、变韵等现象成为学界关注的热点,而现代音系

学、历史层次分析法的引入,则使其复杂的音变现象得到了合理的解释。未来的语音研究需要对历

史语料进行深入挖掘,对活语言进行更为细致的调查,对闽东方言北片区复杂的方言接触给予更多

关注。另外,将方言与戏曲等民俗文化形式相结合进行研究,也是拓展闽东北片方音研究领域的途

径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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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闽语是内部复杂程度最高的汉语方言之一,闽
东方言则是闽语的五个次方言之一,大约于唐末形

成,可分为南北两片。南片以福州话为代表,北片以

福安话为代表。闽东方言北片区的范围,大致与今

天的宁德市相当。
闽东南片方言的研究已经取得令人瞩目的成

绩,而北片方言的研究则相对较为薄弱。造成这种

差异的原因主要有两个。首先是研究材料的匮乏。
南片区有明代韵书《戚林八音》以及明清以来许多儒

生的方言文献作为参照,此外还有大量的传教士文

献可资研究,而目前已知的福安方言历史文献仅有

四种,这给历史语音研究带来了很大的不便。其次,
闽东北片各县市的地理位置较为偏僻,因此,有关其

活语言的调查尚不够全面深入。
近年来,闽东方言北片区的交通条件得到了改

善,一批学者把目光投向此地。他们尽力搜集文献

语料,拟测闽东北片方言的历史语音面貌,同时不避

艰辛,深入北片区各重要方言点进行田野调查。在

此背景下,新语料、新观点不断涌现,产生了一批具

有重要意义的研究成果。以下,我们仅就学界相关

研究语音方面的成果做一梳理,并对闽东方言北片

区语音研究的前景做出展望。行文如有疏漏处,敬
请学界同仁批评指正。

  一、闽东方言北片区文献语料研究现状

  目前已经搜集到的闽东北片方言文献仅有四

种:残卷本《戚林八音福安地方方言版》《安腔戚林八

音》《班华字典》《简易识字七音字汇》。除《班华字

典》外,其余三部作品均为本地儒生所著,在内容和

体例上受明代福州方言韵书《戚林八音》的影响很

大。至于《残卷》与《七音字汇》的研究,因往往夹杂

在学者对另外两本方言文献的研究之中,因此不再

单列论述。
(一)《安腔戚林八音》研究

《安腔戚林八音》,又名《陆琼园本腔八音》。《福
安市志》记载其作者为陆求藻(字琼园),清代福安鹿

斗人氏,曾经参与校定福安县志(1783年)。现今收

藏于福安市图书馆的《安腔戚林八音》系陈祖蔚

1953年的手抄本,共七卷。陈祖蔚称,该书由他的

祖父陈登昆与其师陆尚琳二人合著。由是推断,《安
腔戚林八音》可能有不同版本以及不同著者。吴姗

姗、马重奇认为,目前所见的陈氏手抄本《安腔戚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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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音》中多处出现的所谓“老本”“旧本”“原本”“古
本”,可能便是指陆求藻于18世纪所编的《安腔戚林

八音》。吴姗姗根据《安腔戚林八音》的韵字释义以

及作者所作案文提示,剥离出《安腔戚林八音》的老

本与抄本音系并进行比较。比较结果显示:老本与

抄本音系相差较大。老本当中,“无”母的性质稳定,
“杯、辉、须”三韵未出现混并;中古三套辅音韵尾保

留完好;有五个撮口呼韵母。而抄本音系与老本有

较大差异,“兼具早期福安话和现代福安话的特

点”[1]。
对《安腔戚林八音》的音系进行全面深入的研

究,肇始于马重奇师与杨碧珠。重奇师发现,有别于

闽语的“十五音”系统,《安腔戚林八音》多出了“如”
“无”两个声母。他认为,这两个声母的存在,可能是

受到吴语温州话的影响所致。杨碧珠的观点与此相

近:在韵母上,《安腔戚林八音》仍然保留中古三套辅

音韵尾的对立;但是,三种鼻音韵尾已经出现混并,
四种入声韵尾(含喉塞尾)也已出现混并。

吴姗姗、马重奇对《戚林八音福安地方方言版》
(残卷)与《安腔戚林八音》进行了比较。比较结果显

示,《残卷》与《安腔戚林八音》的韵系有显著差异。
具体表现为:第一,《残卷》的三套辅音韵尾排列整齐

界限清晰,而抄本《安腔戚林八音》则相反;第二,《残
卷》中的秋韵、烧韵严格对立,而《安腔戚林八音》的
抄本已有混同;第三,止摄合口的三等韵字在《残卷》
属“杯”韵,而在新本《安腔戚林八音》中,分属“杯”
“须”两韵;第四,《残卷》中杯、辉二韵次序井然,抄本

《安腔戚林八音》中的杯、辉、歪三韵则多有相混。综

合韵书内部证据与史料线索,吴、马二人推断:“《安
腔戚林八音》老本成书时间在18世纪中、末叶,《残
卷》成书时间应该也在18世纪中、末叶,最迟在19
世纪初。”[2]

戴黎刚的研究结果与马、吴二人大致相同,他也

认为《安腔戚林八音》的“杯”和“辉”,应是同一个韵

母;清末福安话的三套鼻塞韵尾并为两套。特别之

处在于,戴黎刚认为,清末福安话应该有撮口呼的音

类。这与下文将要提到的秋谷裕幸的观点相近,而
与吴姗姗不同。

(二)《班华字典》研究

《班华字典》(DiccionarioEspanol-Chino,di-
alectdeFu-an)是目前所能见到的最早记录福安

话的 一 部 大 型 词 典,由 清 末 西 班 牙 来 华 传 教 士

IgnacioIbanez编写,前后耗时11年,于光绪十九年

(1893年)完成,后来经过BlasCornejo的修订,由

上 海 商 务 印 书 馆 DonBosco学 院 出 版(1941—

1943)。《班华字典》以西班牙语、福安话双语对照,
用罗马字注音方式标注西班牙语词条在福安话中对

应的词、短语或句子,并附以汉字,共1041页。秋谷

裕幸、吴姗姗两位学者对其音系做过深入研究。
秋谷裕幸《<班华字典-福安方言>音系初探》一

文,结合《班华字典》《简易识字七音字汇》,以及罗杰

瑞和秋谷本人调查的福安方言,分析了《班华字典》
的音系。声母方面,秋谷裕幸重点分析了j、w(前文

所谓如、无)两个声母的由来。秋谷认为,这两个声

母的存在,可能和调类差异、中古来源以及与之相配

的韵母有关。[3]从音系内部而不是从方言接触的角

度着手探求如、无两母产生的原因,秋谷裕幸的研究

为学界提供了一个全新的思路。韵母方面,秋谷归

纳出《班华字典》音系的一些显著特征:第一,三套辅

音韵尾齐备并且有喉塞尾;第二,有撮口呼;第三,遇
摄三等字和止摄合口字混并;第四,存在以上声为条

件的韵母分化。
《班华字典》中是否存在撮口呼,学界尚有争议。

《班华字典》的“序言”中,记录了传教士的记音与本

土儒生郑宜光的音感并不一致这一事实。吴姗姗据

此认为,《班华字典》中的撮口呼并无实质的音读意

义,可能是来自福安城周边郊县的口音,在福安城中

实际读为齐齿呼。而在辅音韵尾的问题上,吴姗姗

认为,《班华字典》中尽管保留中古的三套辅音韵尾,
但是这些辅音韵尾间已经发生混并,上声作为韵母

变化的依存条件。这一研究结果,与叶太青、戴黎

刚、陈泽平不同。一般认为,福安话的上声为非变韵

调。所以,《班华字典》中的这一现象值得引起重视。
《戚林八音福安地方方言版》(残卷)、《安腔戚林

八音》《班华字典》与《简易识字七音字汇》四部方言

文献,为我们提供了18世纪中叶以来福安方言的语

音线索。学界同仁通过精心梳理,已经对这二百多

年间福安话的声韵调系统进行了归纳与拟测,对音

系方面的突出特点做了重点分析,这为闽东北片方

音史的构建做好了积极准备。实际上,前述学者的

研究并不仅仅停留在方言文献内部音系的讨论,而
总是下探至现代闽东方言,建立历时比较。下一节

我们将对此展开论述。

  二、闽东方言北片区现代方音的研究

成果

  (一)综合研究

钟逢帮的硕士论文《闽东方言北片音韵研究》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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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对闽东方言北片区七个方言点的考察,概括出现

代闽东北片方言的大体特征,认为在声母方面,北片

区依然以“十五音”系统为基础,福安、周宁多出j、w
两个半元音声母(《安腔戚林八音》所谓如、无),周宁

话更多出一个齿间清擦音;全浊声母都已经清化,清
化后送气与否,并不以平仄为作分化条件;韵母方

面,闽东北片的韵母数量多在五十个以上,福安、福
鼎两地没有撮口呼,其他各点则开、齐、合、撮俱全,
北片各点均有鼻韵尾、塞音韵尾存留,但数量多寡不

一。[4]同时,钟逢帮也观察到了北片区同一韵母因声

调不同而分为松、紧两套读法这一现象;但是,同沙

平的观点一样,考虑到某些韵母在特殊调类上的重

合对立,钟逢帮也没有将这种情况视为变韵,而是看

作吴、闽两个方言区的一种过渡特色。
叶太青的博士学位论文《闽东北片方言语音研

究》通过对六个方言点的调查以及对《简易识字七音

字汇》的整理,归纳出闽东北片方言的音系特点,重
点讨论了三套辅音韵尾的保存与消变以及北片区复

杂的变韵现象,并且对闽东北片方言的分区划片提

出了自己的新见解。[5]叶太青的研究,让北片区一些

重要的语音现象得到显现。例如,梁玉璋、沙平、钟
逢帮均认为闽东北片方言不存在变韵现象,而闽东

方言分为南、北两个片区的依据便是韵母是否以调

类为条件分化为紧音与松音。叶太青的研究将北片

区复杂的音韵现象揭示了出来,具有突破意义。
(二)福安方音研究

作为闽东北片方言的代表,福安话研究获得学

界关注最多,成果也最丰富。近年来的研究,尤以陈

泽平、戴黎刚的成果最为突出。二人分别运用现代

音系学、历史比较法研究闽东北片方音,新方法的引

入,将语音演变的阐释推向新的高度。
梁玉璋《福安方言概述》一文对福安方音的特点

做了概括描述:第一,声母为17个,比“十五音”系统

多出j、w;第二,韵母不会以声调为条件改变音值;
第三,未发现撮口呼韵母的存在;第四,连读时后音

节会发生变调;第五,辅音韵尾简化为一套;第六,连
读变声。[6]

戴黎刚运用历史层次分析法,通过音系内部的

比较后发现“福安话不但有变韵,而且比南片的方言

更丰富和独特”[7],并且总结出福安话变韵的四个特

点:第一,变韵现象相当多见,除上声外,其余六个声

调均有变韵,变韵和高低调没有关系;第二,凡韵腹

是高元音的都要变韵,半高元音大多有变韵;第三,
福安话的变韵格局在一百多年前的《安腔戚林八音》

时代便已成型;第四,某一些韵类的变韵并不彻底。
陈泽平则认为,变韵从逻辑上讲必然与声调有

关,并提出了自己对变韵的一些观察:第一,变韵的

过程并没有无限制进行;第二,变韵的音变过程可以

观察到推链的存在,因此变韵的发生在调类、韵类上

应有先后;第三,最先启动变韵的调类可能是阳去

调;第四,变韵很可能先发生于权威方言点,进而影

响附近方言。基于以上观察,陈泽平认为,研究变韵

应该“对准权威方言点,在最先启动变韵的调类和元

音类上下功夫”[8],进而梳理出变韵在音类和地理上

的扩散顺序。这篇文章另一个重要意义在于,将福

安话的韵变分为两个阶段———变韵以及由变韵诱发

的韵母系统的自我调节。韵系的自调节,是后变韵

阶段的音变现象,与变韵的表现不同。这一论断,解
决了一些用变韵无法解释的重合对立现象。此前的

一些学者正是困惑于这种对立,才没有承认北片区

变韵的存在。
福安话的如母与无母,是《安腔戚林八音》时代

便存在的特殊声类,在现代福安话中的音值为半元

音j和w。对于这两个声母的由来,陈泽平和戴黎

刚进行了深入研究。陈泽平认为:“福安话的两个半

元音声母跟吴语温州话的j声母没有什么关系,也
跟中古的次浊类声母没有直接的联系。”[9]它们是从

早期闽东语的零声母中分化出来的。由于变韵的影

响,近代福安话的韵系曾经发生过剧烈变化,零声母

音节变化滞后,为了保持对立,福安话的语音系统发

生自我调节,增设两个半元音声母来收容变化滞后

的零声母字,这是福安方言的独特创新。陈泽平与

秋谷裕幸的思路相同,从音系内部寻找原因。而戴

黎刚则从方言接触的角度寻找j、w的由来。他认

为,j、w的产生最初也是最重要的一步,是“日母、微
母字受浙南闽南话的影响”[10]。j、w产生以后,由
于福安话音系自调整以及方言调查者对音系的主观

更改,福安话半元音声母完全音位化。
(三)宁德(蕉城)方言研究

宁德市辖区大致相当于闽东方言北片区(古田

与屏南两县划归南片区),但是,因为行政区域沿革

的影响,一些学者使用“宁德”一词时,往往只指宁德

市蕉城区(过去为宁德县城关),并不包括福安市、霞
浦县等地。我们以下谈到的几篇文章便是如此。

李延瑞、梁玉璋《宁德语音的近期演变及其途

径》与沙平《福建省宁德方言同音字汇》均认为,宁德

方言的急剧变化,主要表现为辅音韵尾的混并以及

音值、调值的变化。沙平观察到了宁德话某些韵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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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特定调上缺字的现象,但是考虑到重合对立现象

的存在,他并没有将其视为变韵现象。
陈丽冰、吴瑞文在《宁德方言的变韵及其历时意

义》一文中,对宁德(蕉城)方言的变韵规律做出了概

括,并进一步分析了变韵现象的历时意义。对于沙

平观察到的某些韵类在特定调值上的重合对立现

象,陈丽冰认为其原因是历史来源不同,故而没有参

与同一时期的变韵过程。宁德话的变韵不仅有这种

存古意义,还有可能在演变过程中促成韵母创新。
陈丽冰的另一篇文章《福建宁德蕉城方言声母类化

规律及其制约因素》对宁德蕉城方言的声母类化规

律做出了概括,并且从一些例外的类化现象中发现,
蕉城方言残留着早期三套辅音韵尾对连读下字的同

化现象;最后,分析了语义等因素对声母类化的制

约。[11]从陈丽冰的研究可以看出,福安与蕉城两个

重要的方言点在音变机制方面保持一致。
叶太青的《闽东方言宁德霍童话的变韵现象》

《福建省宁德市洋中镇天湖话音系》两篇文章,归纳

了蕉城区两个重要方言点的音系,并将其与福州话

进行比较,发现了一些突出的语音特点,比如,霍童

话的上声调为变韵调。这一点,即使在闽东北片方

言内部也显得颇为独特。目前,我们只在秋谷裕幸

对《班华字典》的研究中发现了这种现象。
(四)其他县(市)语音研究

相较于福安、宁德(蕉城)两地,闽东方言北片区

的其他县市研究成果则较少。
戴黎刚《福建霞浦松城话的连续变韵》考察福建

霞浦松城话后发现,松城话没有调类变韵,但是有连

读变韵。部分韵腹是低元音a的韵母,作为连读前

字,往往变为较高的元音,而且不以调类、语义、语法

为条件。其他汉语方言尚未发现类似的变韵现象。
温静与张晓琪的硕士学位论文分别调查了霞浦语音

以及霞浦县闽南话方言岛的语音状况。
戴黎刚《早期福鼎话的两类撮口呼》是研究福鼎

方音的一篇重要文章。现代福安、福鼎方言中没有

撮口呼,但是戴黎刚通过不同范围的闽语比较,认为

福鼎话存在过两种不同层次的撮口呼。李频华在福

鼎市店下镇调查方言时,也发现了撮口呼的存在。
福鼎地处闽东方言与浙南方言接触的前沿,因为移

民的迁入又深受闽南话影响。这是未来闽东北片方

言研究的重要区域。
柘荣、寿宁、周宁等地语音研究的成果,目前可

见的有袁碧霞《柘荣话的文白读》、林寒生《寿宁方言

的语音特点》和陈贵秀的硕士论文《闽东周宁县贡川

话语音研究》。有感于闽东北片区方言调查的薄弱,
秋谷裕幸对福鼎(白琳镇)、霞浦(长春镇)、寿宁(斜
滩镇)、柘荣(富溪镇)四地方言展开调查,并撰成《闽
东区福宁片四县市方言音韵研究》一书,为深入研究

闽东北片区语音,提供了比较系统的语音材料。

  三、闽东方言北片区语音研究前景展望

(一)历史语料的发掘

闽东方言北片区目前可见的几种历史语料都是

描写福安话的,这与福安话的历史地位相关。《残
卷》等四种韵书的存在,可以大致描绘出18世纪中

叶至20世纪中叶的福安话音系。要了解闽东北片

方音更早时期的形态,有待于更多方言文献的发掘。
历史语料的好处在于,可以对语言现象的产生时代

准确定位。四种福安方言文献把闽东北片音系的研

究上限提升到比《戚林八音》稍晚的时代,也让我们

对“共同闽东语”分化的时间下限有了大致了解。因

此,对于闽东北片方言文献的发掘,是众多研究者应

该更多措意的。21世纪以来,这四种方言文献的发

现都贡献了新的研究热点,都不同程度地加深了学

界对闽东北片方言独特性的认识。
除了当地儒生编著的方言文献以外,西洋来华

传教士所编写的方言材料也非常值得重视。《班华

字典》的作者曾说过他借鉴了一本关于闽东北片方

言的拉丁语文献,可见北片区方言文献还有可挖掘

的空间。考虑到西洋传教士在描写语言学方面的优

长,如果能够发掘出这些作品,对闽东北片方音史的

研究将会有重要意义。
(二)方言调查的深入

20世纪80年代,学界还以是否存在变韵现象

作为闽东方言南片与北片的分区标准,但是陈泽平、
叶太清、戴黎刚、陈丽冰等人的研究揭示了北片区不

仅存在变韵而且较南片更为丰富这一事实,对闽语

的分区提供了新材料并提出了新挑战。福安话半元

音声母的由来,戴黎刚也是在考察福鼎、柘荣等方言

点的读音之后得出了全新解释,将其归结为闽南话

对福安话的影响,而非学界此前认为的吴语温州话

带来的影响。
正如秋谷裕幸先生所言,整个闽语区,闽东北片

方言的调查是比较薄弱的。然而每当调查深入时,
总会有许多惊喜等待我们。目前看来,福鼎的地理

位置极其特殊,既处于闽东与浙南的接触前沿又深

受闽南话影响,已出的研究成果显示,福鼎话与闽东

北片其他方言差别较大,正值得进一步研究。至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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柘荣、周宁两县,目前的研究成果非常稀少,其语音

面貌正待学界同仁去揭示。
(三)方言接触研究的深化

汉语方言在形成、演变的过程中不仅受到共同

语的影响,而且还与邻近语言或方言产生交互,彼此

以某种层次的形式渗透进对方。因此,邻近方言的

比较是我们观察语言事实,抽绎演变线索,了解演变

规律的重要手段。
闽东方言北片区与吴语瓯江片毗邻,是吴语与

闽语接触的前沿。闽东方言、闽南方言(闽东区)、浙
南方言从南向北次第展开,形成了闽东地区复杂的

语言地貌。而且,吴语区丰富的儒生文献以及传教

士文献可以帮助我们观察不同历史平面的音系,从
而推测吴、闽语一百多年来的演化方式及相互影响。
通过对两种方言百年演化史的动态比较,我们也许

可以进一步推测时间跨度更长的吴、闽语演化的规

律与方向。这对吴语与闽语的接触研究有着重要的

意义。
(四)方言外部研究的加强

闽东方言北片区有着丰富的民俗文化形式,其
中戏曲、渔歌等形式可以作为方音研究的重要材料,
而我们的方言研究也能为这些民俗文化形式的保存

与发扬提供支持。曹志耘《汉语方言研究的愿景》指
出,汉语方言的研究在纯粹的学理研究之外,应该重

视应用问题,更多关注方言与文化的关系。[12]据此,
将闽东北片方言的研究与当地戏曲等多种民俗文化

形式相结合,也许是打开闽东北片方音研究新局面

的途径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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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literatureoffourhistoricaldialectsinnorthernareaofeasternFujiandialecthasrecor-
dedmanyphenomenasincethemiddleofthe18thcentury,suchasthephoneticconditionoffu’andialect,

theproductionofthesemivowels,themixtureofconsonantendings,theexistenceofCuoKouhu(withy
asthevowelorheadvowel),vowelvariation,etc.,fromwhichthecluescanbefound.Withthedeepening
oftheinvestigationandresearchofdialect,thephenomenaofinitialconsonantassimilationandvowelvari-
ationinthenorthernareaofeasternFujiandialecthavebecomehottopicsintheacademiccircle.However,

theintroductionofthehistoricalanalytichierarchyprocessofmodernphonologyhasgivenareasonableex-
planationtothecomplicatedphenomenaofphoneticchanges.Thefuturephoneticresearchneedstodig
deeplyintothehistoricalcorpus,makeamoredetailedinvestigationofthelivinglanguage,andpaymore
attentiontothecomplicateddialectalcontactinthenorthernareaofeasternFujiandialect.Inaddition,itis
oneofthewaystoexpandtheresearchfieldofphoneticsinthenorthernareaofeasternFujiandialectby
combiningdialectswithoperasandotherfolkculturalforms.

Keywords:easternFujiandialect;thenorthernarea;phoneticresearch;statusquo;prosp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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